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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第 1589页对 propaganda的解释：
noun (U) (usually disapproving) ideas or statements that may be false or exag-
gerated and that are used in order to gain support for a political leader, party,
etc. 宣传；鼓吹：enemy propaganda敌方的宣传 a propaganda campaign系列
宣传活动

从前有一位年迈的德国教育学教授，他正好也是一位魔术师。他有时会在课堂上
表演出人意料的魔术，吸引那些走神学生的注意，比如从睡眼惺忪的学生耳朵里拿出
一枚硬币。如果一个学生碰巧称赞他的能力，他会咕哝着说：「Keine Hexerei, nur
Behändigskraft.」意思是：「没有魔法，只是技艺」。他所说的技艺，需要让观众以一种
发自内心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新的现实（一种「感知的」现实，绝非巧合，这与官方的意
图相一致)，而这种「创造的/幻想的」现实，通过稀释观众之前可能有的割裂感，促进
了与魔术主题更强烈的情感纽带。和魔术师一样，宣传者也正是这样工作的，他们通过
创造公众意见和个人意见之间的分离，来影响和左右公众意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利
用了人类的自然的混淆特征：人们需要将他们的信仰转换为现实，并创造或操纵一种假
定的行动欲望。简单地说，宣传告诉你一个观点是正确的，然后通过欺骗让你相信你是
独立得出该结论的，或者更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让你相信自己一直持有该信念。

有趣的是，在宣传普及之前不久，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创了人类意
志与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相关性研究。他提出，人类事实上并没有享受到自由意志的奢侈，
而是成为了无自我意识的奴隶;也就是说，人类所有的决定都受到隐藏的心理过程的支
配，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过程，也无法控制这些过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高估了自己
心理上的自由度，而正是这种因素使我们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心理学家比德尔直接从

*原文链接，阅读译文网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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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受到宣传影响的个体，表现得好像他的行为取决于自己
的决定……即使不得不听从建议，他也会决定『为自己』，并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事实上，他认为自己越自由，就越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

宣传的成功运用取决于创作者在观看者中产生的一些情感反应。例如，如果主题是
政治性的，那么恐惧（最受欢迎）、道德愤怒、爱国主义、种族中心主义以及同情，就
是宣传者可能试图引起的典型反应。这是通过击破群众的表面意识，制造公共观点和普
通人的意见之间的分裂来实现的。通过这样做，个人会为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行为找出
「理由和决定，使他尽可能不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感。

宣传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如果部落中的人们需要食物，他们会聚集在火
堆周围，召唤猎人，告诉他下一次狩猎时食物的必要性，然后猎人会被迫（出于责任和
良心）第二天出去打猎，尽最大努力为部落带回食物。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人类以社
会进步名义而不顾个人欲望的行为的第一个迹象。当然，猎人不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找到
和运回食物的人，但是他已经接受了这个角色，并且在被要求这样做时尽自己最大的能
力去做，仅仅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相反，「宣传」这个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往往与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联系
在一起。美国传统词典给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定义：宣传是信息的系统传播，反映了那
些主张这种教条或观点的人的观点和利益。换句话说，那些支持他们的人给出的论断。

第一次使用「宣传」这个词是在 1622年，当时教皇格雷戈里十五世试图通过加强
信仰来增加教会成员（Pratkanis & Aronson, 1992)。无论是为了改进教会会众还是制
度，教皇格雷戈里十五都试图直接影响神学的「信仰」。这一事件的相关性在于，正如我
们所说的，现代社会中宣传的焦点是对信仰的操纵。信仰，即那些已知或被认为是真实
的东西，早在十七世纪就被认为是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基础，因此也是改变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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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政治攻击广告——马可·卢比奥、希拉里·克林顿、唐纳德·特朗普、巴拉克·奥巴
马、米特·罗姆尼、约翰·卡西奇

在欧洲，18世纪和 19世纪的宣传是相当公正的，它描述各种政治信仰、宗教福音
传道和商业广告。然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伴随着托马斯·杰斐逊所写的《独立宣言》。
文学性宣传的流行已经遍及全球，这种媒介因为路德、斯威夫特、伏尔泰、马克思和许
多其他人的著作而闻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时期宣传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对作者真正
认为的真理的认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的关注「真相」才被重新考虑。在全世
界范围内，战争技术的进步和战斗规模的扩大，使得传统的招募士兵的方法不再足够。
因此，报纸、海报和电影作为大众传播的各种媒介，每天都被用来呼吁公众采取行动，
讲述鼓舞人心的事迹——但失败的战役、经济损失和死亡人数闭口不谈。因此，宣传
逐渐与审查制度和错误信息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不再是一个国家与其人民之间的沟通方
式，而是一种对敌人进行心理战的武器。

宣传的巨大重要性很快被认识到，美国组织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是一个官方
宣传机构，其目标是提高公众对战争的支持。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精英阶层很快意识
到电影将被是最重要的说服方法之一。德国人认为它是政治管理和军事成就中最重要的
第一武器 (Grierson, CP)。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宣传被大多数国家采用——那些避
免使用其负面含义的民主国家除外，但是他们巧妙地通过「信息服务」或「公共教育」
的伪装来传播信息。即使在今天的美国，如果我们相信并同意那些传播信息的人，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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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爱尔兰和加拿大号召行动宣传海报

提供知识和学习知识的方法就被视为「教育」，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就被视为「宣传」。
并非巧合的是，教育和宣传的核心是事实、统计数据以及目标人群认为是真实的东西。

宣传的现代内涵是大规模的说服，并以此试图控制已经建立的信仰。然而，伟大的
思想家和理论家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把说服作为一门艺术来研究。事实上，自
从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概述了他的说服理论以来，对人群的说服一直是人类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讨论。随着现代技术的诞生和电影的发展，通过利用单向媒体，宣传
成为一种重要的、也许是最有效的说服形式。早在 1920年，一位名叫利普曼的科学家
就提出，媒体可以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选定的问题上而忽略其他问题，从而控制公共舆
论，而且绝大多数人会顺从地按照别人告诉他们的那样去思考，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这
只是人类的天性——谁会有时间和精力自己整理所有的问题？媒体为我们做了这些工
作。审查制度和单向媒体保护少数人免受外来或转移性的冲击，这些冲击可能导致他以
与官方意图不一致的方式审视新的现实，并且提供了安全的，往往是令人感到愉悦的意
见，似乎是整个国家的共识。它「通过操纵符号和我们最基本的人类情感」来吸引大众，
以实现其目标——受众的顺从。
顺从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办法。顺从并不需要人们同意运动，只需

执行行动即可。这样的成就不容易取得，它需要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伟大、最邪恶的头
脑才能有效做到。
宣传坚信这样一个道德观念：最高追求就是迷惑和击败敌人。宣传者必须充分理解

描绘他的信息的文字和图像，以及掌握一种既能灌输信息同时又不会暴露这种做法的方
法。约翰·格里尔森认为，在危机爆发的头几天，自由人的反应相对较慢……而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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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政体中受过训练的个人会自动要求被说服，接受自己的牺牲……他要求自己完全
出于自愿，这是一项人权方面的权利。伟大的宣传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深知如何
触及民众的内心。借用凯尔顿·罗兹博士的一个例子，宣传者超越了简单化的想法，比
如，他们不会想「我们能说什么让人们决定购买汽车？」，而会想「是什么让人们决定接
受各种各样的请求——购买汽车、为某项事业做贡献或者接受一份新工作？」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充分了解并充分利用人类固有弱点的人，被约翰·格里尔森称
作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宣传大师。希特勒直截了当地说道，「……堑壕战中的步
兵，将来会被宣传所占领……精神混乱、感情矛盾、优柔寡断、恐慌，这些就是我们的
武器。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的技能，希特勒拥有这样的技能，通过使用他的
「武器」，希特勒能够预测并导致 1934年法国的沦陷，同时在其他国家的眼中制造恐惧，
同时唤醒内部崛起的军队的内心和勇气。

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同的说服策略，在受众的头脑中制造出一种特定的信
仰。根据你询问对象的不同，有两种到超过九十种不同强度的战术可供选择。为了有效，
宣传必须使一个复杂概念简单化，因为它的成功是基于对这些想法的操纵和重复。观看
希特勒对电影宣传片的运用，我们可以通过现实主义的风格和其他条件，发现宣传的重
点在于对幻想与现实的混淆。

纳粹最臭名昭著的「幻想/现实」电影被称为《永恒的犹太人》。在约瑟夫·戈布尔斯
的坚持下，这部电影被分配给弗里茨·希普勒制作，作为一部反犹太主义的「纪录片」。这
部通常被称为「史上最仇恨」的电影，有着希普勒的特点，它主要依赖于反犹太主义的
夸夸其谈，加上有选择性地展示色情、成群的啮齿动物以及据称展示犹太仪式的屠宰场
场景等图像。希普勒的录像显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赶进犹太居住区，忍饥挨饿，胡
子拉碴，用他们最后的财产换取一点食物，他还把这个可怕的场景称作犹太人「处于自
然状态」下。展示了成群结队的老鼠从下水道里窜出来，对着镜头跳跃，而解说者则评
论犹太人「像疾病一样」在整个欧洲蔓延：「无论老鼠出现在哪里，它们都会在整个土地
上散布灭绝……就像人类中的犹太人一样，老鼠带着恶意和地下破坏的本质。」希普勒
尽职尽责地提供了犹太人试图在文明外表下隐藏真实自我的前后照片，让德国民众认识
到他们的真实身份，不要被这些欺骗、肮脏、寄生物种所愚弄，然后向民众提供一个关
于犹太人极其欺骗方式的假想历史。这可以通过放映科幻电影《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
「记录」场景来展现，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一位富有的罗斯柴尔德（由乔治·阿里斯扮演）
藏匿食物，换上破旧的衣服，来欺骗和糊弄税务人员，并期望观众接受电影中的场景就
是事实，而不是一个好莱坞制作商。这部电影甚至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时已经相当
出名）单独挑出来，展示了他的照片并评论：「犹太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用一种晦涩的
伪科学掩盖了他对德国的仇恨。」尽管今天看起来荒谬无比，但是这部电影在德国人民
中引发了焦虑和困惑，让人们认为德国正面临着疾病肆虐的犹太人的威胁，而且似乎没
有解决办法。影片的高潮部分是希特勒本人发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令人不安的警告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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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40年上映的《永恒的犹太人》是一部反犹太主义的纳粹宣传片，被宣传为纪录
片。由约瑟夫·戈培尔制片，弗里茨·希普勒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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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明，他向人们保证没有问题。摘自 1939年希特勒在德国国会的一次演讲，译文如
下：

如果欧洲内外的国际金融领域的犹太人再次成功地将各国卷入世界大战，那
么结果将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人在欧洲的灭绝！

希特勒用不祥的话语结束了这一切，他坚定地宣称，所有这些麻烦都将很快得到解
决。

虽然这种将虚构的镜头作为真实记录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是令人尴尬和完全无效的，
但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事实上，从其他电影中截取镜头以增强自身说服力
的方法已经变得相当普遍。例如，在美国，官员们担心反战和排外情绪在战争时期占据
上风，而普通美国人对希特勒的态度不屑一顾 (Rowen, 2002)。美国陆军实际上已经制
作了数百部训练影片，但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在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他制定了目标，
并聘请好莱坞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拍摄他提出的《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电影，本质上是为
了证明参与这样一场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战争是正当合理的。但是，在完成马歇尔的 6
个目标计划的艰巨任务的同时，卡普拉也承担了一个或许是最基本也最根本的目标，这
个目标是一部用于军队信息会议的电影所具备的：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因此，有必要拍
摄一些不仅能振奋人心，而且可以展示「我们的孩子们」对战争积极看法的镜头，不管
来源如何。这就是为什么《纳粹的攻击》和《我们为何而战》系列通常被描述为汇编影
片而不是纪录片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编辑工作。为了达到增强
士气的目标，卡普拉雇佣了好莱坞演员沃尔特·休斯顿作为解说员，通过与政府的协议委
托迪斯尼制作地图和动画，剪辑美国联邦节目的镜头和宣传杰作、莱尼·瑞芬斯塔尔的
《意志的胜利》，以保持一个快节奏和有趣的系列电影。

1935年，莱尼·瑞芬斯泰尔的《意志的胜利》在纽伦堡纳粹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上
映，毫无疑问，它展示了宣传电影的力量。希特勒驾驶着一架闪亮的银色飞机从天而降，
成为掌管技术成就的神明。总是看不起他所关心的人，他的举止总是令人愉快的。事实
上，他唯一一次被激怒是因为一次演讲，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当谈到为他的国家和人民
争取最好的结果时，他是多么精力充沛和充满激情。通过出色的图像和声音编排，从游
行的群众、纳粹十字记号、欢呼的妇女和儿童、民间歌谣，这部电影鼓舞了一些人，吓
坏了其他人，并最终团结许多人支持希特勒的事业。没有哪部电影比《意志的胜利》更
广泛地被敌对势力用来生动地展示敌人的邪恶本质。通过激起恐惧，同时号召军队中成
千上万的忠诚力量，对反对派进行打击，这种精湛的影像和电影剪辑所产生的巨大情感
和行动流露，是宣传所代表的缩影。

德国民众对《永恒的犹太人》中犹太种族灭绝的暗示反应强烈。希普把希特勒（显
然）令人信服地呈现给德国人，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而不是一个消灭整个民族计划的
根除者，这让人想到西塞罗，以及他在古罗马那种声名显赫的能力——将杀人的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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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希特勒在《意志的胜利》中的标志性形象。雷尼·莱芬斯泰尔运用娴熟的电影技巧，
将希特勒塑造成一个强大的人民救世主。

说成值得称赞的爱国者，并随后将他们无罪释放。当希特勒驾驶着他的飞行器从天而降
的时候，瑞芬斯泰尔在喧嚣的人群中编辑剧本。在《意志的胜利》中，元首希特勒是一
个温文尔雅的朴素形象，为人民服务，在胜利面前十分谦逊。另一边，卡普拉利用好莱
坞的工具来美化和召集我们的军队，支持这场杀死成千上万人、耗资数百万的战争。我
们逐渐意识到，宣传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能让人采取行动。在这些案例
中，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相反，随着向大众灌输信仰的日益流行，出现了另一场直接对立的运动：试图控制
一个民族潜意识的电影。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超现实主义作家路易斯·布努埃尔令人惊
叹的讽刺作品《没有面包的土地》。在西班牙山区的一个普通村庄，布努埃尔为读者描
绘了一个悲伤、破旧、充满痛苦和死亡的世界，这足以扰乱你的头脑。他所说的话实际
上相当大胆，而且执行得很好，使你认真地怀疑自己是否容易受到欺骗。他描述了一只
不幸的山羊的悲剧场景，同时你被告知，饥饿的孩子们不得不呆在学校吃面包，因为他
们害怕面包被贪婪的父母偷走，伴随着英雄主义和乐观向上的音乐，有效地撬开了你对
真实的接受，并质疑你正在看的是什么。

用一种完全相反的方法，约翰·休斯顿的《圣皮耶特罗之战》试图通过在尽可能多的
描述性细节中透露尽可能多的信息，来消除我们对电影合理性的怀疑，从而不会怀疑它
的真实性。这些丰富的信息使你置身于一个真正的士兵所在的位置，与步兵肩并肩，观
察行动，当我们看到两个人的生命从摄像机前面和后面消失时，甚至能感受到同伴的死
亡。它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主义试图让你拥有自己的全部体验，而不是删除那些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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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
阿兰·雷乃的《夜与雾》有两个目的。一是一种有力的控诉，同时也是对将来人的

一种教训。电影经常从种族灭绝营建立前温暖、宁静的画面转换到他们制造的大屠杀的
可怕的黑白影像。在纪录片制作人对他们拍摄的电影毫不含糊的时代，雷乃用他的电影
冷静而沉着地回顾了发生在死亡集中营中的可怕事件，并且建立了一种责任，不是接受，
而是纪念。他用一种令人震惊的美丽和可怕的方式，通过胶片来表达不要忘记那些已经
逝去的人的重要性。

有一种潜在的心理过程叫做「自利性偏差」，这种偏见使我们相信，影响其他人类
的影响对自己是免疫的。这正是这三位电影制造者直接瞄准利用的人。他们更多地依赖
于同理心的认同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通过引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反应，观众就会相信他
的感受优先于权威的、通过立法制定的的原则或规则。例如，现代基督教倾向于将十诫
视为情绪导向的建议而非绝对的道德。如果我们的情感足够强烈，那么上帝就会给予我
们豁免。「这对我来说似乎太合适了」……例如，否认「不可通奸」的权威。
凯尔顿·罗德斯博士把这个例子告诉给那些足以记住《功夫》电视节目的电视观

众，「当一个充满偏见、肌肉发达的醉汉拿着一个破啤酒瓶冲向热爱和平的大卫·卡拉丁
时，你站哪一边？你喜欢看卡拉丁把这个激怒的交战者的冲动变成一个毁灭性的地板重
击吗？问题在于，这些电影唤起了一种情感：只有当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承认所谓的
「更大的好」并不总是最大的好处，而且往往一点都不好时，这种情感才会突然让我们意
识到一个真理。
「宣传」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一部电影明显已经失去客观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个词恰恰在一部电影作为宣传失败的时候被使用。当选择使我们高兴时，我们不会提
及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电影制作人都是宣传者，他们试图在观众中营造一种情
绪，并唤起情感来吸引你进入故事。然而，在所有的虚构场景中，观众必须保持一种怀
疑的意愿，不管看起来和听起来多么真实。如果你看了《终结者》电影却没有意识到，你
所看到的是虚构的，那么你就没有一个健康的头脑。另一方面，「纪录片」和「宣传」利
用假定的现实图像来创作故事，因此被观众视为不需要怀疑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它们
可以成为操纵工具的原因。你不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实的，因为事实上，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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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这是「真实的」，就足以让你相信。只要你认为自己不受影响，就会有人在你上方
拉着绳子；当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时，就会有人在你耳朵后面拔一枚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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